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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什麽，比美好幸福的夢想更讓人憧憬；没有什麽，比可見可及的希望更催人

奮進。最近，“中国夢”這個對全世界華人有着强大感召力的字眼，已成為一個

熱詞，它像强大的磁場一樣佔據中國人的内心，讓年輕人充满期待，讓奮斗者看

到希望，讓前行者充满力量，讓一個國家的復興夢想與每個人的夢想緊密地聯繫

在一起。 

早在 1993 年，著名的哲學家、政論家、思想家梁燕城先生在海外發起“文化更

新運動”及創辦《文化中國》學刊時，曾開宗明義地提出要“重建中華民族的骨

氣與靈魂”，他説：“我有一個夢，就是中國人再無分裂，再無斗争，却有追求

超越真理的勇氣，有對歷史過錯的悔悟，并發展一種寬恕互諒、互敬互愛的文化，

醫治民族百多年来因斗争而來的深沉……我相信天地有情，人間有愛，不同思想

可以溝通，民族文化的過錯可以有悔悟更新，我相信通過中西方文化的互相欣賞

和吸納，大家都能更新文化。” 

“空談誤國，實幹興邦”。19 年來，梁燕城先生只争朝夕，會通中西，為弘揚

傳統文化，接續中華民族文脈，推動東西方精華文化融合共享而覃思竭慮，矢志

不渝；為使苦難的同胞們生活更幸福，自由更有保障，生命更有尊嚴而不斷呼号、

奔波、奉獻。 

 

哲學思辨    生命領悟 

首都北京，有人戲谑為“首堵”。上班早高峰，車流如織，龜行蝸步，當梁燕城

先生輾轉穿越大半個城區抵達採訪地點時，筆者發現居然與約定的時間分毫不差。

其守時的嚴謹態度，無疑是典型的西方風格。然仔细一打量，眼前的他，黑色邊

框眼鏡、黑色中山裝，搭配漢字圖案特色領帶，既不失西方時尚色彩，又有濃濃

的中國元素。這似乎正暗合其中西合璧的成長之路。 

1951 年，梁燕城生于香港。母親是廣東番禺人，活潑美麗，多才多藝，就讀于

中山大學；父親是廣東順德人，高大英俊，才華横溢，求學于嶺南大學。抗戰爆

發後，母親遠涉萬水千山到内陸坪石上課，與父親結識。烽火萬里情，在那簡樸

的山野之地，两人建立了極美的感情，“父親每天寫一首詩歌送给母親”。大學

畢業後，喜結伉儷的小夫妻生活温馨和美，事業風生水起。然内戰將一家人美好

的憧憬徹底改寫。逃亡香港後，父親所有的才華和理想，埋葬在那美麗而擠满難

民的小島，一生屈屈不得志，變成自暴自棄的隱者。當國内“大躍進”失敗時，

更是患上精神疾病，經常帶淚茫然遠望北方，口中喃喃自語：“我真正响往的是

中原文化”。母親隻身承担家庭的悲劇，工作勤奮，養育两兒成長，憑着在中大

所學的英國文學及優良的英語教育，在英國殖民地亦能工作立足，負責整個香港



九龍地區的社會工作。年幼的梁燕城經常跟着母親去看望貧困的人，并留下深刻

印象。“你很難想像我媽媽講英語比我還好啊！”母親常説十分感謝當時在國内

能享受完全免費的教育，可惜時代風雨，報國無門。每每談及母親，梁先生又是

喜悦，又是心酸。 

天資聪穎的梁燕城從小就對世界的存在、人的生命非常好奇，也開啟了他一生對

真理、對生命本像的追求。四歲時，他就會問：世界為什麽有這一切存在？六歲

時，他和哥哥在陽台放風筝，看見日落餘暉，非常壯麗，竟感動不已。整個童年

時期，他白天愛看浮雲飄忽變幻，晚上則躺在床上看窗外的星星，心中感到無比

寬大舒暢。正因喜歡幻想馳驞，想象力豐富，其作文與美術成績一直很棒。 

自家庭變故後，一向生活無憂的梁燕城一夜長大，學習異常勤奮刻苦，并開始探

尋人生的出路，希望找到解决苦難的途徑。自十三歲始，他熟讀中國傳統文化，

對儒家、佛家、道家思想，對孔孟、易經、氣功、靈界……都有了解和研究。 

十三歲，正是偎依在父母懷中撒嬌、在操場上與同學盡情嬉鬧的年齡，梁燕城却

已開始閲讀《庄子》，也看歌德的《浮士德》與但丁的《神曲》；十四歲研究以柏

拉圖為代表的古希腊哲學；十五歲研究佛經跟打坐；十六七歲開始讀道家；十八

九歲讀儒家。 

上世纪 70 年代，梁燕城考入香港中文大學，“那時候考中大是很難的，我們學

校 150 個同學只有 2 個考上”。入中大新亞哲學系後，梁燕城師從新儒學大師唐

君毅先生和牟宗三先生研讀儒道佛的哲學，從理性上了解儒道佛的修為和思想。

大學期間，他被頒贈成績優異獎學金，遂决定用這筆錢到緬甸、印度和尼泊爾流

浪，進一步體會佛教和印度教精神。1982 年，梁燕城入美國夏威夷大學，跟隨

世界著名哲學家、現代新儒家代表成中英先生學習《易經》與中國儒學，跟隨著

名的歷史學家嚴耕望先生、孫國棟先生、余英時先生等研究中國歷史，取得哲學

博士資格。 

研讀哲學多年，梁燕城先生有四大領悟共飨： 

第一個是從佛學中領悟出来的，即人生是變化無常的，一切事物在因緣起滅中，

均不具有不變的實體，這稱為空。“有了這個領悟，你就可以放得開，放得下，

事情成敗、得失都没什麽。”第二個是從道學中領悟出来的，即變中有不變，這

是易經的卦爻。道家有一個名詞叫“道”，即事物發展的道路，可視為發展的規

律，如一顆種子掉在泥土裏，長大後，它如果是桃樹種子則還會變成桃樹，不會

變成梨樹。又如相伴多年的太太，在梁先生心目中永遠都是一朵美麗的百合花，

這愛與欣賞之道，是變中的不變。第三個是從儒學中領悟到的，即人有惻隱之心，

見到他人甚至生物受苦，人有不忍之心，是人的仁愛本性。儒家思想讓他知道人

是有價值、有良知和尊嚴的。但良知從哪裏來？“天命之謂性”，儒家認為良知

從天而來，天是仁愛本性的根源。這就促成了他的第四個領悟，宇宙的本体是仁

愛的，這仁愛的本体應具有性情，即古人所謂的皇天上帝，從基督教了解上帝在

人間通過十字架的犧牲，而承担眾生的苦罪，遂决定一生跟隨宇宙的仁愛真理而

活，願意犧牲自己去愛人類、愛國家、甚至愛天地萬物。 



作為一個信仰的尋求者，梁燕城先生經歷了從儒教、道教、佛教、伊斯蘭教、氣

功的流浪，最後成為一個基督徒，但他并不因此排斥以前追求的各教，反而更加

愛護中國文化和哲理，每當想起孔孟、老庄、程朱陸王、釋迦龍樹、六祖法藏、

智者大師等，都會肅然起敬，絕不因自己的信仰而有侮慢之心。至于恩師唐君毅

先生，更塑造了他的人格學問，故每年新年均去叩頭請安，其逝世後，亦常懷心

中，甚至夢中相見。 

 

仁者風範    赤子深情    

仁，是愛人，也是一切合宜的美德善行的總和。雖只短短的幾次接觸，但梁燕城

先生愛國愛教的崇高情懷，謙和淡泊的儒雅氣度，博施濟眾的仁者風範，正直剛

毅的錚錚鐡骨，勇猛精進的無畏精神，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洋裝雖然穿在身，可心依然是中國心！因為祖先早已把你的一切烙上中國

印！”自幼熟讀中國歷史文化的梁燕城先生，雖然過去没有机会回國，無法投身

祖國的建設與發展，但一直通過書本了解中國山川大地和人民，對中國有着深厚

的感情。年輕時，梁先生流浪到尼泊爾，他曾經在黑夜裏邀請來自世界各國的人

們為在喜馬拉雅山另一側的中國祈禱。那時他淚流满面，説自己到了阿里山就像

到了泰山，到了灟水溪就像到了黄河。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在香港大專院校任教

的他，當看到美國著名諧星霍普訪華與中國孩子共舞的一幕時，就許下心願，希

望终有一天能教育真正生長在中國的孩子。八十年代末，梁先生來到黄河岸邊，

特意抓了一把黄土包進懷裏，當地的老鄉驚問其故，他回答：“這是我祖國的泥

土！”1995 年，梁先生受中山大學邀請首次回國演講，心潮澎湃的他效仿猶太

人的修殿節，點了九支蠟燭，紀念此事。“猶太人重建聖殿，是民族文化的大事，

我也在此一生第一次回國講學，在中國百年的大難與凌辱之後，參與重建，那時

就展開了文化更新的多年奮斗。”梁先生動情地説：“若不是中國歷史與大地的

呼唤，恐怕我不外仍在西方當個教授，有空時批評指點一下中國，而把自己的最

高理想埋葬在北美那新奇年青的大地中。” 

著名的社會學家、耶鲁大學教授 Jeffy Alexander 曾提出“culture  trauma──文化

創傷”一説，就是一個民族、或者一群人，經過長期不斷的苦難，这個苦難已經

變成他的文化詮釋裏面的故事。梁燕城先生認為這個詞較貼切地描繪了近現代中

國的國情。自鴉片戰争以來，中國受盡外國欺凌、自强失敗、 

長年内戰與斗争之創傷，延續不斷的苦難，使整個民族有説不完的傷痛，這創傷

已成為近代文化的一部份，使中國人有時反應過激，有時過于保守，以致改革開

放道路艱苦而曲折。上世紀九十年代初，鄧小平同志南巡後，改革步入新階段，

但彼時西方列强仍在制裁中國，前境十分迷惘，舉步維艱。與此同時，中國傳統

文化在現代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戰，人們精神世界空虚迷茫痛楚，焦慮而没有安

全感，造成了信仰危机、道德危机、靈魂危机、社會危机……已移居加拿大的梁

燕城先生，身處西方文化居統治地位的海外，更有切膚之感，但他不為物擾，不

為威屈，放棄了属世的榮耀和權益，憑着“知其不可而為之”的執着態度，動心



忍性，履艱忘危，在各種困難與障碍的夾縫中，以傳教士般的犧牲精神和堅定的

立場，全力維護和弘揚中國文化。最初，他找来三十位志同道合的海外華人一起

分享：以往海外華人，要麽罵中國，要麽親中國，但没有人是用愛來回報中國的。

他希望能走出第三條路，即用愛與參與、犧牲來回報中國，“以愛來奉獻中國，

不拿中國一分利益”。結果三十個人，一人捐了一百元(約七百元人民幣)，合起

來共三千元加幣，后来，他们以這三千塊錢開始籌款，得到華人的積極响應，共

籌到六萬塊加幣。1994 年，梁燕城和他的朋友們在加拿大成立了“文化更新研

究中心”，創辦了海外華人鮮有的大型中文學術季刊《文化中國》，以探索更新

中國文化之路，并提出“重建中國人的骨氣與靈魂”。他説，150 年來中華民族

是一個受傷的民族，“中國是我的母親，她是我歷史文化上的母親，你不能一天

到晚都罵母親啊！不能鞭打母親，反而你應該去医治她過去的傷痕。”所以他主

張“以無盡的愛、無條件的愛來包容”中國，以仁愛和服事医治中國人的心靈痛

苦，繼而呼籲海内外人士關注弱勢群體，减少貪污腐敗，加强医療和教育的保障，

鼓勵青年發展，建立公平仁愛的保障体制。 

文化更新研究中心是一个非牟利、非政治的文化學術機構。為了重建文化中國，

梁燕城先生和他的朋友們“19 年與祖國同行”。他們都不是有錢有權的人，以

仁愛之心奔走呼号，集聚無数中產華僑的資金，以“文化更新運動”捐回祖國約

六千萬元人民幣，用這些錢資助十多個大學的學術會議，多年來持續參與四川震

區災民的心靈輔導工作，資助了6000名人次的貧困學生受教育……而他們自己，

“為了貢獻祖國”，卻寧願放棄高薪，自願拿較低的薪酬。包括梁先生在内，1998

年在香港建立辦公室，成為回國基地時，所有工作人員都放棄高薪(其中一位十

多年獻身的總裁程女士，放棄了七十多萬年薪的工作)，大家没有私人汽車，上

下班擠坐公車和地鐡，他們不用捐款購買辦公室，而選擇一種相對清貧的生活。

他們身體力行，在異國他鄉為“文化中國”建設做出了犧牲和奉獻。其實，机構

成立之初，就有一家香港商業電台的總經理飛赴加拿大，以 120 萬港幣起薪點的

年薪邀請梁燕城先生回香港當評論員。無疑，這對當時“文更”前途未卜，在机

構拿着較低薪水的梁先生來説，是非常有吸引力的，十多年前 120 萬等如現今

300 萬了，再拿來投資將可發達。但僅稍作思索，他就毅然放棄了這份高薪聘請。

“反正我在加拿大生活已經不錯了，從前两夫婦工作薪酬較高時，經母親資助，

巳買有一幢帶花園、面積達三百多平方米的住宅，也有两輛汽車(這在加拿大是

普通中產的生活)。拿了百萬高薪後，無非是把房子再弄大一點，地板與家具用

名貴產品，開更高級的車子，這對我没什麽意義。當時我已 42 歲，我需要的是

把我生命的後幾十年，把自己最好的時間獻給有需要的人，把愛獻給一個曾經受

苦很深的民族。13 億人的靈魂重建比 120 萬更重要。”正因有了梁先生的堅守，

文化更新研究中心的事業日益蓬勃，现在已發展到世界各地，并于 1996 年在美

國成立美國辦公室，于 1998 年在香港設立中國香港辦公室。  

 

讓愛作証    枯木逢春 



19 年來，梁燕城先生在中國走遍大江南北，從烟波浩渺的沿海城市，到西北遼

濶的戈壁草原，再到西南葱翠的崇山峻嶺，他與最草根的農民、城市民工、寒門

子弟交朋友，與最高學養的知識分子論學，也和各級官員交往。這也構成了文化

更新研究中心在三個不同領域的工作内容，即領袖文化的培訓、學術文化的會通，

以及關愛文化的實践。 

“我在中國與官方有更深一步的對話，主要是關于反腐敗的問題。”1997 年，

梁先生與上海復旦大學發展研究中心合作，開始在中國提倡廉政文化，先在海外

籌款 30 萬元，成為惟一申請到加拿大國際援助基金的華人机構。後又得到上海

政協支持，共同推動廉政研究交流。1999 年，在上海及温哥華两地成功舉辦中

加廉政交流會議。有一次半夜起來，看到上海茫茫的夜空，想起一路走來的艱辛，

想起當時中國仍是落後貧窮，發展困難重重，梁先生哭得像個孩子。考慮中國腐

敗問題的治本方法是重建道德，從 1999 年至 2001 年，梁先生開始在中國提倡符

合新時代的道德教育，建立道德教育的教授團隊，到國家高級教育行政學院、華

東師範大學、復旦大學等辦道德教育講座與培訓。也由此，他與官方的關係更加

密切，并開啟了文更工作的一個新層次，1999 年，梁先生被領事館推薦到中國

國務院對話，其後與中央政府高層對話，包括統戰部、國務院、文化部及宗教局

等，共同探討民主法治、公平正義的和諧社會方向。因為當時海外媒体一般是否

定中國，而經常活躍在各大媒体的梁先生則採取比較中立的態度，平衡了很多對

中國無理的批評。十三年來，對話一直在非常友好的氣氛中進行，梁先生提出了

包括貧困孩子、醫療、文化發展、人權改善等内容的 30 多份建議書，如醫療問

題，他提出能否没錢也可看病，建議對富人收費多點，對窮人收費少點。又如教

育問題，當時只有九年義務教育，未有免費，梁先生在胡錦濤到温哥華時，寫了

一個九年免費教育的建議書，由領事轉交。“現在這些都已經實現了，我很高興。

這也説明政府是負責任的。”“我們完全中立，只講真話，實際上政府也想聽真

話。”他感歎説：“ 中國的改變實在是太大了，官員的素質越來越高，官員對

自身的要求也越來越高。中國的這種努力，人民向上的風氣，中國制度改革的方

向都是很讓人驚喜的。” 

長期以來，西藏、新疆一直是西方媒体涉及中國報道的主要議程和輿論研究的焦

點，更是影响中國國家形象的重要因素。西方在把藏獨運動道德化的同時盡力妖

魔化中國政府的西藏政策，同時，把新疆問題視為是中國的人權問題，對中國一

直保持着壓力。為推動世界對西藏、新疆等歷史及社會發展真相的了解、推動外

界對這些邊陲地方的文化加以尊重，梁燕城先生多次向美國和加拿大政府提交两

地歷史與實况的英語論文，幫助其認識中國觀點。2008 年，西藏“3.12”暴亂後，

加拿大親藏獨議員向國會提交批判中國人權議案，梁燕城先生被國會外交小組邀

請為中國人權狀况作証，他用英語寫了八頁中國人權報告書交给加國部長與議員，

表示以加國公民入中國參與建設十多年，本身并非来自中國大陸，在中國未做生

意、未賺過任何錢，以中立身份觀察中國多年，見到中國人權和宗教自由有相當

大空間，雖未至完善，但在不斷改進中，自己多次參加宗教對話會議，在不同大



學教過宗教，參加過三自教會崇拜，均有自由。也親自到西藏觀察過，與藏人討

論過，從未見聞到平日有何壓迫宗教與藏人現象。“相反，我在西藏看到的都是

信眾們在街上叩頭敬拜，没有受到干擾。”他還認為很多西方人思維固步自封，

不了解中國：“我曾經推動伊斯蘭教和基督教在蘭州對話。對此，國會議員覺得

很驚訝，他们認為宗教會遭遇中國政府的鎮壓，怎可能容許宗教對話，而我則邀

請他們來中國觀察這類會議” 他在國會聽証會中結論要求加國政府應先了解中

國有五千年文化，像一位老人，須要尊重，而改革才三十年，像一位少年，須加

以鼓勵，先尊重和鼓勵，而後可展開合理性的人權對話。結果國會櫊置反華議案。

國會外交小組事後發函致謝梁先生提供的數據和經驗。 

近年來，梁先生多次參與中國重大歷史活動。2009 年，梁先生獲中國政府邀請

參加六十年國慶大典；2010 年，梁先生等三位文更代表被邀出席“上海世博會

“閉幕式；2011 年，獲中國政協邀請，出席 10 月國慶典禮；2012 年獲中國政協

常委推薦，提名成為海外列席委員。在今年“两會”上，梁燕城先生建議：“建

立一個中華文化的共同體，儒家、道家、佛家、基督教、伊斯蘭教等都應該是這

個共同體的一部分，都應該是大彩虹裏的每一種顔色。我信基督教，但是我發現

我和穆斯林的共同觀點也很多。所以，各種文化應該共融，互相包容。”而出乎

意料的，是加拿大政府也表揚梁先生在中國的貢獻，除了國會曾頒發獎狀外，2012

年底頒發英女皇登基六十年鑚禧榮譽勲章，認為梁先生在他國的獻身，是加拿大

的光榮，也對中加更深交流關係有貢獻。 

本是謙謙學者的梁先生一向重視與内地高校的交流。歷年來，他多次在國内大學

進行學術研究、交流、講學，以及担任博士指導教授，包括四川大學、蘭州大學、

華南師範大學、華東師範大學、中山大學及山東大學等。如 2009 年與四川大學

合作，召開了第一届“災難與宗教——5.12 汶川大地震周年祭”學術會議；與蘭

州大學合作，召開了第二届 “宗教對話與和諧社會” 學術研討會；與上海大學、

上海師範大學聯合舉辦了第一届“都市發展與文化保存”國際研討會。通過交流，

他發現國内學術界很活躍，學術自由度也比以前大了很多。 

梁先生不僅關注與精英階層的對話，更是傾注了絶大部分的精力與心血来關注草

根階層的弱勢群体的幸福。 

 

自 2001 年開始，梁先生上山下鄉，到中國最貧困的農村關懐農民，到城市的高

楼森林爱護民工，聆聽窮人的悲呼，擁抱失學的孩子，通過海外籌款，展開貧困

兒童與青年助學，至 2012 年，已資助了六千名貧困家庭學生入學，并在廣西、

雲南两地建設學校 14 所。梁先生曾經從加拿大用了十二個小時飛到香港，幾天

後由香港花三個半小時飛到昆明，從昆明飛文山半小時，下机時已是黄昏，再坐

車两小時到富寧，第二天又花两小時入山，到達雲南中央鎮木杠小學，與學校的

孩子們見面。行程二十小時，前後用了三天，做這一切是為了甚麽？梁先生说：

“那是因為我愛他們。”寥寥幾字，勝過千言萬語。他覺得，雖然孩子們的生活

很貧窮，但是他們的人生艱難而向上、貧窮而奮進。“我們能為他們助學，使他



們一生有前途，同時走入大山向農民學習，是我們知識分子的榮幸。” 

有一次，在雲南丘北縣與文山州的高中，梁先生與其資助的同學會面。一名叫張

醒的貧困高中生，送給文化更新中心一塊枯木，他把其頂的两條樹枝塗上綠色，

在主幹上刻了一句話：“愛育枯木發芽”。原來張醒以前很内向，不大與人交往，

加之家境極其貧窮，故十分自卑，因此他一向自視為一塊枯木，但當文更的資助

來臨，不單給他所急需的經費，而且深深地關愛他，尊重他，使他這塊枯木得到

滋潤，得到生命，枯木已經發芽了。 

梁先生認為，過去傷痕累累的中國亦似枯木，但當無數人以無條件的愛和犧牲，

用血汗去澆灌時，祖國終于發芽，且長大成春日的樹木，生机勃勃。2009 年，

梁燕城先生應邀參加 60 周年國慶大典，當他看到游行對伍中由五千個孩子組成

的方陣，走在天安門廣場前放氣球，歌唱祖國時，心情激動不已，因為此刻的他

想起了自己曾幫助過的那六千個孩子。“我們只幫助了六千個人，在全國實在是

很少，但起碼我真的幫助過六千人，對祖國這段歷史盡了責任。”過去在海外只

是一位知識份子，一個寫書教學的教授，救國無門，真是‘無材可去補青天’，

但自從投身服侍中國人民後，人生并非‘枉入红塵若許年’，卻非常扎實和喜樂。

而且學術并未因實蹺退步，反而每年仍寫四篇論文，出版了十二本書(三本學術

巨著仍在印制中)。 

由于梁先生身体力行的影响，其家人也全部參與到服務中國的事業中來。太太是

加拿大世界宣明會的得力幹將，曾在中國多年水災和地震時募捐了超過 100 萬加

幣救災，也曾幫助雲南山區與寧夏自治區的少數民族重建家園，後來，2005 年

她也放棄宣明會頗高薪的工作，以她這些經驗，義務投身文化更新工作，回國上

山下鄉，減輕梁先生的工作壓力。她在大學時認識梁先生，曾说自己名字是曹娟

華，「華」字就代表中國，不過梁先生卻説，「華」字也代表鮮花，她是娟秀的中

華花朵。女兒梁爾欣小時候常常看到父親拖着行李箱上飛机來中國，她不太明白，

後來進入基督教大學就讀，其間到中國農村做志工教英語，回來後明白了中國窮

人的需要，也明白父親為何放棄一切回國了、畢業後，她利用自己的語言優勢，

到中國山區免費教英語。“這不僅幫助了别人的孩子，也同樣幫助了我自己的孩

子。”梁先生感慨地説。在梁先生 50 歲生日時，女兒寫了一張卡片送給他，上

面寫着：“給親愛的爸爸，多謝你多年來的教導和你作的榜樣，令我對中國也有

同樣的愛心和 passion(激情)，我知道你的事工(文化更新)是獨一無二的，…在這

裏我想祝福作在中國的事工工。我想我可以做的，就是自己也去中國多次和鼓勵

更加多的年輕人也去中國。這是我的理想。” 女兒取得碩士學位後，已投身文

化更新工作，每年都两次帶志工服務貧困地區。同樣，受其熏陶，梁先生的小兒

子梁爾道也加入為中國奉獻的行列，多次回國教英語。最近，他剛結束在山東烟

台的一年英語支教活動。 

“我在中國常用《聖經》上的两句座右銘自勉，一句是‘愛是恒久地忍耐’，還

有一句是‘愛是永不止息’。”梁先生解釋説，“愛是恒久地忍耐”就是回國後，

發現中國還有很多不足和欠缺，但是并不因此否定她、詛咒她，而是永遠忍耐她



鼓勵她。愛是永不止息，則是説即使真的改不好，還是永遠愛她、寬恕她。“令

我驚喜的是，中國這些年變化很大，進步很快。”梁先生開心地説。19 年來，

他見到最貧窮的縣城，因着公路開通，而日漸繁榮；他見到資助的城市民工子女，

父母在經濟中改善了生活；他見到資助的窮學生大學畢業，變得健康活潑，且願

以愛心服務其他窮人；他見到残破落後的舊城，發展為現代都會；他見到貧寒城

鎮開始開發新區，并建設了四星酒店；他見到新一代的行政領導英語水平提高，

年青人則奮發向上；他見到大學教授的朋友，由六百元月薪到搬入一百多平方米

的新居；他見到報刊、媒体及普通百姓從小心講話到放胆直言；他見到大學可以

自由發表學術觀點；他見到不同宗教間可自由而和諧地對話…… 

 

人文城市    精神樂園 

當中國躍居全球 GDP 第二位時，我們曾有國短暫興奮，隨即陷入沉思：經濟的

繁榮，帶來俗世的迷惘；城市的繁華，正摧毁着最可珍貴的文化遺產。 

對在香港長大的梁燕城先生來説，古都北京宛如夢幻中的世界。時隔經年，他仍

清晰地記得，1982 年第一次回國，當走入响往已久的京城時，最難忘懐机場舊

路两旁的白楊樹、宏偉而又殘破的長城和故宫，以及满街川流不息的自行車。北

京很老，但很美，恢宏壯麗，如夢如詩。及至今天，北京已是高楼林立，汽車如

織，廢氣彌漫，成功發展的代價，是“失去了純樸和優美，使人和文化失去了靈

魂”。梁先生説，後現代的西方城市建築中，人們用鐡窗、鐡閘把自己鎖在屋内，

豪宅更建成堡壘一樣，城市因富足帶来精神荒凉，結果形成“枷鎖城市”。他呼

籲，中國不要陷入西方城市的相同困境中，五千年的文化古國應有一個“人文城

市”的理想。 

建設人文城市，首先需要規劃好人文空間。梁先生認為，除了科學上的物理空間

外，也存在着一種社會與文化上的建構，即“人文空間”。城市中的人文空間是

一個交錯互動的世界，城市設計中，如能建立一個和諧美善的人文空間，可以使

不同階層的人幸福快樂。 

梁先生强調，作為關係性的身体，在城市空間中運動，其所處的位置和社會關係，

决定了其地位與尊嚴。如在北京上下班高峰時段，躋身于地鐡或公交車中，人身

体幾乎不能移動，而且男女身体擠貼在一起，两性之間没有分别，身体没有了私

密性，人也失去個人獨立的尊嚴。坐在出租車之中，或由司机駕駛的空調私家車

中，身体的空間位置就代表了不同的社會地位。住在民工的狹小單位中，其身体

空間與住在豪華别墅中，當然完全不同。人成長的空間，其社會地位構成的物理

環境，極大影响了人對自己的認同及其心理的狀態，如階級、種族、學識等，均

使人在身体上有不同的表現。因此，梁先生建議，在做城市規劃時，必須依據空

間正義的原則，來開展用地的方案，使弱勢者得到與富足者接近的尊嚴。最低限

度不以低價搶奪貧困人的土地，以满足地產市場的需要。如北京向外發展到五環

六環時，規劃須考慮建立民工住宅區，使民工有符合環保要求的、兒童可以活動

和受平等教育的空間。其間有民工的投訴机制，當其受剝削壓迫時，可在區内信



訪，其尊嚴與權利得到黨與國家的保障。只有這樣，城市才能真正成為人們的精

神樂園。 

為避免城市變成精神文化的荒原，梁燕城先生提出，在編制城市規劃時，須特别

成立一个小組，先請學者詳細研究城市的靈魂，特别是精神文化的特質。從其歷

史事件、文化學術、生活特色、古老建築、藝術表達、傳統小巷與商店等，了解

人民的精神表現，掌握整体的文化表現，進而保留歷史建築、藝術風格、生活特

色，保障和發展少數民族的文化價值等。 

梁先生飽含深情地説：“我夢想一個人文的北京，一個有靈魂、有文化、有正義

的北京。”他希望，以天壇為中心，代表自古中國對宇宙終極真理的尊敬，以地

壇代表保育大地的綠色理想，以天安門與故宫代表數千年歷史，以圓明園代表近

代的挣扎，以黨校中的耶穌會士墓代表中西文明的交滙，以北大清華代表現代文

化的吸收，以“鳥巢”與奥運村代表後現代的北京，以天安門廣場代表後後現代

的多元和諧，建立城市中的公眾互動對話空間，使古今中外交融，成為中西文明

融滙的未來指向。也希望作為全國首府的北京，能成為世界文化對話的全球公眾

空間。 

 

人生因夢想而美麗。19 年來，梁燕城先生懐揣夢想，帶着對中國大地與人民的

親情，帶着真善美愛天地之主的恩情，堅定執着，與祖國同行，為國家分憂，我

們相信，在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激動時刻，有了眾多像梁燕城先生這樣的炎

黄子孫為“中国夢梦”添磚加瓦，夢想一定會照進現實，中國的明天會更美好。 

 


